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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與差異的等待—— 
等待果陀、進城、車站之主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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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 年 7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5 年 11 月 14 日） 

提要 

貝克特的成名作《等待果陀》（1949）以兩幕雷同卻又不一樣的等待情節開始，

其後所有劇作無不以重複內容表現其要旨。華文劇作家馬森和高行健，深受貝克特劇

作的影響，也以等待為主題，先後完成《進城》（1982）和《車站》（1983）；無獨有偶，

兩齣作品皆以重複對話和動作表現等待的焦慮和茫然。從表現形式，可見兩齣劇作模

仿《等待果陀》的痕跡，但從不同的結構，我們看到三齣劇作呈現明顯差異的思想觀

點 

佛洛伊德（Sigmund Freud）的「超越快樂原則」探討人類重複行為的心理動機，而

德勒茲（Gilles Deleuze）的「差異與重複」理論則是對於西方哲學和美學經驗（文學、繪

畫、音樂、電影和戲劇）問題的探索。本論文除了細論三齣戲劇的重複內容和其隱含的哲

學意義和社會議題；也借用兩位學者的論點，比較《等待果陀》、《進城》和《車站》的主

題內容。 

 

關鍵詞：等待、重複、差異、等待果陀、進城、車站 

 

                                                        
*  編審會說明：感謝審查者建議刊登，且惠賜高見，俾使全文更臻完善。唯作者在 11 月初車禍往生，

不及依據審查意見修改。經編審會商定，請本刊編輯助理鄭雅之同學協助處理書刊漢語拼音等格式

修改校對之部分，正文則謹依原文刊登，藉表哀思與悼念之意。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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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被英國名導布魯克（Peter Brook）視為「最強烈且最具個人性」1風格的劇作家貝

克特（Samuel Beckett），其戲劇內容以大量絮絮叨叨的台詞和風格化的動作構築而成

的荒謬情境見長。其成名作《等待果陀》（1949）以兩幕雷同卻又不一樣的情節開始，

貝克特之後的所有劇作無不以重複內容表現其要旨；縱觀西方戲劇史，沒有一位劇作

家像貝克特一樣，特好此主題。《等待果陀》描述兩位流浪漢日復一日等待果陀時，不

斷製造重複話題和動作，以打發百無聊賴的漫長時間。等待是沒動作的動作，貝克特

讓兩位角色不斷以戲謔、游離和無奈的對話，輔以遊戲性的動作，等待「明天一定會

來」的果陀；這些重複的對話和動作，成為等待的具體內涵。華文劇作家馬森和高行

健，深受貝克特劇作的影響，也以等待為主題，先後完成《進城》（1982）和《車站》

（1983）；無獨有偶，兩齣作品皆以重複對話和動作表現等待的茫然和焦慮。從表現形

式，可見兩齣劇作模仿《等待果陀》的痕跡，但兩齣劇作的結構則迥異於貝克特作品。

從不同的結構，我們看到三齣劇作呈現明顯差異的思想觀點。 

佛洛伊德（Sigmund Freud）的「超越快樂原則」探討人類重複行為的心理動機，

而德勒茲（Gilles Deleuze）的「差異與重複」理論則是對於西方哲學和美學經驗（文

學、繪畫、音樂、電影和戲劇）問題的探索。本論文除了細論三齣戲劇的重複內容和

其隱含的哲學意義和社會議題；也借用兩位學者的論點，比較《等待果陀》、《進城》

和《車站》的主題內容。 

二、《等待果陀》螺旋式等待 

《等待果陀》描寫兩個流浪漢維拉迪米爾（迪迪）和艾斯特岡（果果）被指定到

鄉村一棵樹旁等待果陀，等待期間一對主僕（潑佐和幸運）經過，和他們短暫交談後

離開。一個男孩捎來訊息：「果陀今晚不會來，但是明天一定會來。」流浪漢想上吊，

卻發現沒帶繩子。兩人在「我們走」和「好，我們走」的對話後，仍留在舞台上。第

二幕重複之前的情節，他們仍到原地等待果陀，也遇到主僕，不同的是潑佐失明，幸

運瘖啞。主僕離開後，一個男孩又帶來相同訊息：「果陀今晚不會來，但是明天一定會

來。」兩人又嘗試自殺，仍沒成功，最後想離開又沒離開。 

                                                        
1  布魯克（Peter Brook）著，耿一偉譯：《空的空間》（臺北：中正文化中心，2008 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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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果陀》重複最多的是果果脫鞋、迪迪脫帽的動作。一個費力脫鞋卻難以完

成，一個不斷脫帽端詳又抖帽戴上；前者舉步唯艱，後者輕快活潑，凸顯兩人個性南

轅北轍。果果費力脫鞋的動作，完全彰顯沉重的生活步調。他的視野只看到地上的雞

骨頭和鞋子，而他關心的也是日漸短缺的胡蘿蔔。值得注意的是，兩次男孩出現時，

果果皆在土堆上，一次玩弄鞋子，一次睡著。果果日日等待果陀，當果陀派人捎來訊

息時，他卻從未親耳聆聽有關果陀的消息。果果故意離開，隱含兩層意思。他已知男

孩將帶來一再重複的答案，那是他難以承受的，因此把對果陀失約的憤怒，發洩在男

孩身上。其次，他也恐懼得知果陀的訊息，他離開以逃避對應這個最關鍵的時刻。果

果兩次拒絕聽男孩帶來消息，兩次的拒絕動作卻有所不同。第一幕果果的憤怒，表達

他仍抱希望，甚至還敢對果陀的使者表示抗議。第二幕果果在土堆上睡著，對果陀的

抗議雖消極，卻是最直接的回應。他回到自己的安全窩，一個不被干擾且聽不到果陀

名字的保護所。 

與果果的感性相反的是，迪迪勤於思考，時常遠眺天空，也常思索宇宙問題。幾

次瞭望遠處，從迷惑到驚恐又到失望，皆說明他比果果更瞭解他們的命運和果陀緊緊

相連。幸運的帽子象徵思考，劇終迪迪戴的是幸運的帽子。亞斯籌（Alan Astro）認為

此乃意謂「他像依賴潑佐維生的幸運，也靠果陀的供養。」2迪迪是否如學者所言，像

幸運一樣靠主人（果陀）的供養，乃有待商榷。因為幸運依賴潑佐的供養，而潑佐也

仰賴幸運的資助，兩人雖是主僕關係，但是互相依賴，在精神上則是對等關係。然而

迪迪完全聽命於果陀的指示，果陀卻毋需仰賴迪迪，他們處於不對等的關係。 

拉微（Shimon Levy）說：「帽子代表玩帽者獨特的個體，（迪迪）更換幸運的帽子，

暗示他和幸運個性的轉換。」3 戴上幸運帽子的迪迪，仍是個多話的等待者，他依然

思索，但也不忘和他的同伴玩遊戲；他知道潑佐曾經來過，但也盡本分地跟他玩失憶

遊戲，他和幸運仍是截然不同的個體，因此若說兩者互相轉換個性，也是過度的解釋。

其實，戴幸運的帽子另有其意。換帽子的迪迪顯得更焦慮，此乃暗示迪迪也許了解幸

運透露上帝遲遲不來，但時間會說明的預言，他的驚恐來自於得知他和果果可能毫無

機會獲得救贖。兩人同時等待果陀，但兩次皆是迪迪獨自面對果陀的訊息；比之於果

果逃避問題的心態，迪迪面臨的是更難以承擔的痛苦。 

此劇不斷重複的句子是「什麼都做不了。」 和「我們要走了嗎?」「好，我們走。」

                                                        
2  Astro, Alan. Understanding Samuel Beckett.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p. 

126. 
3  Levy, Shimon.  Samuel Beckett’s self-referntial drama: the sensitive chaos.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2),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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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位流浪漢每天等果陀，等待時彼此關懷、互相擁抱、一起玩遊戲，也咒罵對方、禮尚往

來攻擊彼此。果果吃胡蘿蔔、睡覺、扯鞋子，迪迪上廁所、沉思、玩帽子。他們忙了一整

天，庸庸碌碌地過一輩子，卻以一句「什麼都做不了」總結他們所有的行為。此話徹底抵

消他們一生的努力，也凸顯其所有作為皆徒勞無功。他們如同馬戲團的小丑，有繁複的手

勢卻沒有實質內涵；所有重複的語言和動作，只是凸顯等待的荒謬感。 

潑佐的重複動作，是揮鞭指使幸運，並且喝酒、吃雞腿，抽煙斗。他和幸運之間維繫

一條繩子，說明彼此依賴的關係。第二幕，他仍揮鞭指使幸運，然而縮短的繩索，將兩人

的權力關係做最佳的翻轉。此時他依賴幸運，甚於幸運需要他。在兩幕裏，潑佐的重複動

作卻有極其不同的詮釋，潑佐仍一如往昔揮鞭吆喝，但其隱含的權力已時不我與。 

幸運的重複動作，是揹袋子、攜矮凳和完全遵照潑佐的指揮。每當他完成任務之

後，立即打盹。幸運在長時間的沉默之後，說了一長串的獨白，之後又是長時間的沉

默。幸運的服從，表示他是位盡忠職守的僕從，然而打盹的動作，卻也表現無言的抗

議。表面的服從，無法掩飾他和潑佐之間的緊張關係。就像果果以睡眠抗議果陀一樣，

幸運也以打盹，表示他不是一個純然逆來順受的僕人。尤其他的獨白，已暗示他和潑

佐的關係不會停止，因為「未完成的勞力」還有利用價值，只是何時可以終結彼此的

糾葛，則「原因不明，但時間會說明」4。 

塔斯菲爾德（Valerie Topsfield）說： 
 

動作的重複是強調它的重要性。貝克特曾說重複動作是此戲的啞劇，強調這齣戲內容

的千遍一律（monotony）。這種不成功的動作，幫助迪迪和果果堅持等待某些更好的

東西時能度過時間，而且希望等待不會白費。5 
 

此言只說對一半，流浪漢的重複動作，的確是為了填補等待的空虛。然而他們被迫必須重

複等待，事實上也是凸顯果陀的權威，是果陀讓這對難兄難弟日以繼夜地做千遍一律的動

作。同樣地，主僕的重複動作也見證了權力，只是此權力有了徹底的翻轉，因為潑佐繼續

                                                        
4  貝克特於一九七四年在柏林親自指導此戲時，告訴跟他合作的演員，幸運的獨白透露三大主旨：冷

漠的上帝，不斷萎縮的人類和無情的大自然。Graver, Lawrence. Beckett: Waiting for Godot.  
(Cambridge,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9), p.50. Webb, Eugene. “The Plot 
Reveals the Illusory Nature of Man’s Attempts to Create Meaning”, Readings on Waiting for Godot. Laura 
Marvel ed., (San Diego, Greenhaven Press, 2001), pp. 54.幸運的獨白暗示三個重要的訊息：一、幸運口

中神聖但冷漠，而且永遠保持緘默的上帝，熱愛人類，但患了失語症，對於人類受苦的祈求只能沈

默以對。二、人類的體力日漸衰頹，最後只剩空殼子，就像流浪漢重複動作，但日漸消失的精力，

表示人類無法逃避時間的摧殘，其動作再也跟原初動作不一樣。三、人的生命終將結束，唯有「天

行健自強不息」。人類為何受此折磨，原因不明，就像流浪漢等待永遠延宕的答案。 
5  Topsfield, Valerie. The Humour of Samuel Becket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Mamcillan, 

1988), 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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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揮鞭的動作，但是威嚴不再，反而是一再重複的「救命呀」代替之前對幸運的吆喝。反

之，流浪漢無意也無法擺脫果陀，他們不斷地喊救命，果陀皆充耳不聞，完全見證他（或

祂）法力無邊的權力。 

我們在貝克特人物的重複行為中，看到一股驅策力量，它們來自外界不可言說的動

能，也來自角色內心難以壓抑的動力。這個動能讓他們不斷地重複相同的動作，說類似的

話語。貝克特戲劇中不可見的主宰力量，表示人類對無法全然掌握自己生命的無奈。迪迪

和果果在黃昏時刻到鄉村小路上的枯樹等待果陀，從等待的時間和地點，已意謂他們的等

待充滿不確定性。黃昏是連接白天與黑夜，也是亮光與黑暗的過渡點，是永遠的灰色地帶。

鄉村是個沒有文明標誌，卻是個模稜兩可、曖昧不明的背景。6果陀令這對流浪漢在不明

確的時間和地點等他，已暗示他來的可能性充滿變數。而枯樹更說明他們的等待，似乎是

遙遙無期。 

塔斯菲爾德（Valerie Topsfield）說：「《等待果陀》所談的就是沒有確定的希望，在此

劇象徵希望的是看起來像已經枯萎的那棵樹，此樹在第二幕長出葉子來。」7 塔斯菲爾德

以新生的葉子象徵希望，認為流浪漢見果陀是指日可待。班哲微（Linda Ben-Zvi）卻有另

一說法，他認為「葉子不是代表重生，而是更像週期性的過程，意謂痛苦不會獲得暫時的

舒解，只有更久的等待和慢慢地折磨。」8沃頓（Michael Worton）也附和此觀點，他指出：

「許多人認為葉子代表希望，然而這是忽視文本不斷拒絕希望的訊息，樹並無寓意。」9因

為流浪漢早已放棄為其行為負責的權利。果果問迪迪他們是否已喪失權利，迪迪回以：「我

們擺脫權利了。」擺脫權利，形同放棄自主的地位，因為他們把自己交給果陀。劇中沒說

明他們放棄的原因，但從果陀始終延宕對他們的承諾，我們則可以猜測，連他們放棄權利

也是情非得已。 

沙特以在咖啡館等待朋友為例，說明未履約的朋友對我們的影響。當我們在咖啡

館等待朋友時，我們對咖啡館所流露的情緒，絕不同於在咖啡館單獨啜飲的心情，因

為我們心中有所期待；因此「不能把存在定義為在場（presence），因為不在場（absence）

也揭示存在。」10果陀不在場，但是他的話已表示他的存在，他對流浪漢的影響力無遠

弗屆，縱使他不會現身，但「明天一定會來」，成為迪迪和果果難以擺脫等待的宿命。

而他們的等待被延宕得愈久，等待者愈能察覺等待的希望渺然不可得。 

                                                        
6  Bradby, David. Beckett:Waiting for Godo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4. 
7  同註 5，頁 96。 
8  Ben-Zvi, Linda. Samuel Beckett. (Boston: Twyne Publishers, 1986), p. 145. 
9  Worton, Michael. “Waiting for Godot and Endgame: theatre as text.”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ecket, 

Ed. AJohn Pill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76.  
10  沙特（Jean-Paul Sartre.）著，陳宣良譯，《存在與虛無》(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 1990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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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索（Peter Boxall）指出：「此劇的主題不是果陀而是等待，等待的動作是不可或

缺而且是人類特有的狀況。」11我們同意巴索的論點，此劇的重點是等待，是流浪漢一

生不斷重複的行為。瑞德（Alec Reid）也強調：「《等待果陀》不是有關果陀，甚至無

關等待。這是把等待、無知、無能和無聊視覺化、聽覺化呈現在舞台上的作品。」12這

正是劇作家高明之處，把靜態的等待動感化。兩位學者皆指出此劇的主題——等待，

但是我們不能忽視果陀的重要性。 

果陀雖退居幕後，其影響力無邊無際，他是一個不可逾越的界線，更是決定流浪

漢生死的關鍵點。果陀在此劇的分量凌駕於任何舞台上的人物，因為他的存在，彰顯

的是他可以決定迪迪和果果的未來，同時也凸顯人類的無知和無能。許多好事者問貝

克特果陀是否代表上帝，他聰慧地回答：「如果我知道，我早寫在劇本裡。」13我們的

確可以從文本找到答案，當迪迪好奇地問男孩果陀是否留鬍子，並且得知果陀留白色

鬍子時，難過地說：「耶穌憐憫我們!」14另外，幸運所言的上帝乃蓄白鬍子，而且患了

失語症，無法直接告訴人類為何受苦。顯而易見，劇作家刻意模糊果陀和上帝的界線。

果陀的功能是彰顯人類無法對抗外界加諸於己身的力量，而此力量又如此不可捉模。

無論是迪迪提及耶穌一起被釘在十字架的小偷，或看管綿羊的小孩被果陀無緣無故責

罰，皆說明流浪漢的命運充滿不可抗拒的變數，因為果陀的非理性態度和無理可據的

行為，已隱含暴力成分，暗示流浪漢無法抵拒果陀的命令。 

《等待果陀》所表現的隱形力量不僅來自於果陀，也來自於不可抗拒的時間。潑

佐和幸運身體明顯的衰頹，即是受時間的摧殘，而迪迪和果果日漸短缺的胡蘿蔔也說

明時間的肆虐，也發生在流浪漢的身上。其次，第二幕的語言遊戲和動作明顯減少，

甚至潑佐和幸運兩次離開之後，月亮快速升起，乃暗指流浪漢面對的是時間的流逝，

而等待的希望卻隨著時間的流淌而消逝。 

流浪漢在果陀無遠弗屆的勢力範圍，只能乖順地日復一日的等待。然而他們兩度

嘗試自殺，乃是抗議動作，可見這對難兄難弟在夾縫中，試圖找到可以喘息的機會。

班哲微說： 

 

 

                                                        
11  Boxall, Peter. Samuel Beckett: Waiting for Godot/Endgam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24. 
12  Reid, Alec. All I Can Manage More Than I Could: An Approach to the Plays of Samuel Beckett. (Dublin: 

Dolmen Press, 1986), p.52.  
13  Marvel, L. “Portrait of an Artist: The Shape of Beckett’s Life, 1906-1989”, Readings on Waiting for Godot. 

Laura Marvel ed., (San Diego, Greenhaven Press, 2001), p.23.  
14  貝克特著，廖玉如譯：《等待果陀》（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 年），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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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克特被問及幸運是否如其名，因為他已找到果陀。貝克特回答：「我猜他名之為幸

運，是因為他再也沒有期待了。」雖然幸運已免於期待，他的獨白卻提供一種哲學，

此哲學帶給他自覺，同時也是對於人類試圖拒絕現狀的諧擬。15 

 

班哲微清楚指出迪迪和果果受制於果陀，乃因他們不放棄期待，他們仍想從果陀身上獲得

答案；而幸運則清楚知道只有人類自己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對他人的期待都是徒勞無

功。貝克特人物面對外在的主宰力量，或內在的驅策力量，皆是死命抵抗，意圖掙得一點

點生存空間。縱使流浪漢臣服於果陀的指使，也從未放棄想轉換命運的機會。他們在逆境

中力求保持優雅之姿，主要的力量來自於想保持自尊。是他們的尊嚴向恐怖情境搖頭，但

也跟內在真實的聲音擺手說不。他們以否定來肯定自己的存在，也以否定證明自己的力

量。和那股莫大的隱形主宰力量相比，他們顯得渺小，但是「否定的哲學」讓他們陷入痛

苦深淵，而同時也肯定自己。貝克特的人物以「不」表達對「是」的渴望，而此「不」的

力量，竟跟他們面對的力量形成勢均力敵之勢，因此呈現破碎的、乖戾的心靈境界。這些

「破碎的臉」從未整合過，而他們的不完整，也凸顯所處世界的荒謬。他們就在體會荒謬

和虛無中，表現最強韌的生命力。 

三、《進城》環狀式等待 

馬森的《進城》描述一對兄弟為了掙脫父親的控制，想搭火車到城裡開展新生活。

兄弟倆各拿一個小包袱，在長凳上等火車進站。他們不斷勾勒美景，期待早日擺脫辛苦的

農務生活。每一火車聲都帶來喜悅和希望，聽到火車鳴笛聲，弟先解開包袱翻看兄留給他

的破襯衫、舊褲子和破膠鞋。兄也打開包袱，檢查父親留給他的舊襯衫、褲子和破皮鞋。

然而當火車進站後，他們卻彼此相望，示意對方先起身，結果兩人均未行動，反而圓睜雙

目，目送火車離站。兄弟倆既不能進城，也不願回家。因為若回去，必然成為父親的俘虜，

為他辛苦一輩子，甚至為他傳宗接代，克紹箕裘，成為永遠勞動卻無法享福的農夫。他們

看到母親勞累而死，其餘兄弟也命喪黃泉，也許是營養不良，也許是過勞而死。如果這對

兄弟繼續待在鄉下，將步其後塵，不是像其他兄弟一樣早夭，就是像父親一樣終身勞苦。

而所有的努力，卻得不到應有的回饋，因為所有的勞力，都是為了服侍城裡人。 

 

                                                        
15  同註 8，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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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待在鄉下比較，進城是希望的象徵，也是脫離當下困境的唯一出路，再也不必耙

地、灌水、插秧、挑糞桶。鄉下人種稻，卻只能吃糠，亮晶晶的白米則由城裡人享受。鄉

下人養猪，城裡人吃猪肉，甚至城裡的小偷、強盜的糧食也優於鄉下人。鄉下人所有的勞

動，都為了提供城裡人享福；一旦進城，兄弟倆就能享盡所有城裡人的福利。他們眼看村

人金旺進城後，服裝鮮麗，並且以汽車代步；反之，他們卻只能赤腳，從這一村徒步到那

一村。另一位因進城而改頭換面的是在電子工廠服務的村人阿嬌，因為在城裡工作，身分

地位自動升級，也成了他們渴望的對象。凡有關城裡的人事物都是值得追求的，因為「城

裡什麼都是可愛的」，因此他們拿了所有的家當，逃出父親的控制，期待火車帶他們離開

這個苦悶的環境。 

然而火車又來了，他們依然歷經先引頸以待、後痛苦掙扎、到頹然放棄的過程。最

後他們仍在原地，毫無作為，只剩兩張嘴，試圖激勵自己突破現狀。兩人雙簧式的表演，

最能表現兄弟的自我催眠。 

 

兄：只要下了決心進城去，總可以去得了的。 

弟：要緊的就是決心，還不是去不去的問題。 

兄：因為只要下了決心，就一定去得了的。 

弟：就是去不了，下了決心，也就等於去了。 

兄：因為下了決心，就一定去得了，所以去不了也就等於去得了。16 

 

這些對話重複兩次，都是在火車離去之後，兄弟藉以自我安慰，平撫進不了城的失落

感。心動比行動更重要，意圖是行動的根源，因此，有了想望等於行動了。他們是以話語

面對問題的人，就像迪迪和果果一樣，一人提議離開，一人附議，但沒人行動，最終他們

仍進不了城。正如《等待果陀》，兄弟的語言和行動造成的反差，讓語言毫無作用，凸顯

語言的失能。徐學/孔多認為《進城》：「不停地重複著那麼幾句話，以掩飾自己面臨離鄉

進城的選擇時緊張而又猶豫的心情。劇中兩人自始至終都沒離開過座位，但劇作戲劇衝突

中的動作性因素卻在不斷重複、起伏跌宕的台詞中漸趨緊張，整個作品在他們言語與行為

的巨大反差中充滿了荒謬的情調。」17 《進城》所營造的荒謬情境，和《等待果陀》類

似，都是彰顯人類行動的困難。但是兩劇的人物行動失能，卻有迥然不同的因素。 

《進城》雖是獨幕劇，結構卻和《等待果陀》一樣，以兩個類似的內容，代表他們

歷經循環不已的遭遇。表面上，他們都想進城，但內心恐懼離開。因為他們有一個年老力

                                                        
16  馬森：《腳色——馬森獨幕劇集》（臺北：書林書局，1996 年），頁 240-241、頁 252-253。 
17  徐學／孔多：〈論馬森獨幕劇的觀念核心與形式獨創〉，見同註 16，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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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的父親。像果陀一樣，不在場的父親，決定他們的去留。他們渴望到城裡發展，以脫離

貧窮，但父親口中的城市卻是男盜女娼、小偷強盜橫行，城市是罪惡淵藪的代表。劇作沒

明寫為何父親對城裡人有極端的偏見，也許他需要勞動幫手，也許他不想讓久居鄉下的孩

子受污染。但從父親的強勢，我們看到父權社會的影響力。 

馬森的戲劇常處理家庭倫理關係，上下兩代因為迥異的價值觀而有嚴重衝突；上一

代和下一代觀念的殊異，代表傳統和現代的斷裂，而人際關係的疏離，則暗示家庭的崩解。

馬森的「家」不單意指家庭人際關係，也指稱整體文化加諸於個人的人倫體系。因為相較

於西方文化，中國的家庭對個人深具龐大的影響力。強斯頓（R. F. Johnston）說：「要了

解中國這奇異的安定及長久不墜的社會制度，沒有比這個事實更重要了；即社會與政治的

單元是同一的，而此一單元不是個人而系家庭。」18金耀基補充說明，中國的家庭橫的擴

及到家族、宗族、而至氏族；縱的上通祖先，下及子孫，故中國的家是一「展延的、多面

的、巨型的家：中國傳統社會由於家的過分發達，以致一方面沒有產生如西方的「個人主

義」，壓制了個體的獨立性；另一方面沒有開出會社的組織型態。」19傳統社會下的每一

個體不是獨立者，而是倫常網絡裏的依存者，因此容易養成服從權威和長上（父子關係的

擴大）的個性。 

《進城》不在場的父親享有傳統社會至高無上的權威，兄弟縱使渴望離開其掌控範

圍，他們卻彷彿被下蠱一樣，無法行動自如。火車已在眼前，只要一躍而上即可展開新的

旅程，進城完成他們終身的夢想；但是他們動不了，因為無法抵擋龐大無比的影響力。子

女孝敬父親，服從長上的觀念已根深蒂固，就如弟只能穿兄不要的衣服和舊膠鞋，兄只能

使用父親不用的東西，那是代代傳承難以更改的觀念。如果他們違背傳承的規範就得受

罰，父親會把他們鎖起來，他們「無論如何也打不開」。朱俐說：「因為對家的眷戀讓他

下不了離家的決心，眼睛望著火車離月台，最後也許只能回家了。」20然而兄弟對父親

的恐懼，表現出他們對家的排斥，但是對父親的憐憫，則明示他們屈服於父權社會。

兩者所造成的衝突，讓他們停滯不前，既進不了城也回不了家。 

徐學/孔多對此有深刻的觀察，他認為馬森「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矛盾看成

人類社會中的普遍規律，或者由於他所要追問的東西本身就不可能有答案，所以，他沒能

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東西，而留存於作品中的，卻是一片迷惘、一團困惑和一種無根的鄉愁。」
21彭耀春也有類似的看法，他說馬森的劇作表現的是「無解的悲觀，淡淡的鄉愁，時隱

                                                        
18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臺北：時報文化，1989 年），頁 71。 
19  同前註，頁 71。 
20  朱俐：〈馬森獨幕劇演出的哲理性與趣味性〉，收於龔鵬程編：《閱讀馬森：馬森作品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臺北：聯合文學，2003 年），頁 197。 
21  同註 17，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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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顯的空虛，疏離隔閡的痛苦。」22兄弟離不開鄉下，除了父權無邊無際的控制力量，

還有他們對於象徵資本主義的城市既嚮往又裹足不前的矛盾心理。也許正如父親所言，都

市叢林充滿母夜叉會活活把他們吞食，因此進城與否再也不是簡單的掏金享樂而已，反而

是充滿不定和困惑的未知數。這個困惑將因他們等待的時間愈久愈清晰，終於把他們困於

（也自困）椅子上動彈不得。 

四、《車站》前進式等待 

高行健的《車站》描述八位不同職業身份的人，在十字型的鐵欄杆旁等公共汽車載

他們到城裏。每人各有進城的目的：大爺想跟象棋冠軍得主一決勝負，姑娘首次跟未曾謀

面的年輕男子約會，愣小子想喝酸奶，戴眼鏡的為了參加大學考試，做母親的扛一大袋食

物進城以滿足先生和孩子的口腹之欲，師傅被聘開班授徒，馬主任則受邀喝酒。另一位沉

默的人搭車目的不明，卻是唯一徒步到城裏的人。其餘七人困守站牌十年，眼看汽車一次

又一次地從眼前飛逝而過卻坐不了車。等車的過程，眾人屢有紛爭，尤其楞小子後來先到，

強占等車位置，引起圍剿，另外馬主任也試圖享特權不願排隊。但也有互相扶持者，做母

親的對姑娘照顧有加，戴眼鏡的甚至和姑娘情牽一線。 

劇中安排八次汽車聲呼嘯而過，八次的等待，情節既重複又有差異。相同之處即是

車子從未停過，眾人各有充足的理由繼續等車。另外，等車時愣小子屢次越位引起公憤，

或眾人追不上車子而群起怒罵。時間就在眾人互相鬥嘴時倏然過了一年。他們突然發現沉

默的人已悄然離開，因而懷疑是否等錯地點。然而心生懷疑仍無法打破繼續等車的習慣，

他們又等了九年。九年之間，車子又過了五次，他們開始質疑等待的意義。姑娘的獨白：

「你這一生就這樣耽誤了。…你就這樣抱怨，終生抱怨就這樣無止盡痛苦的無止盡的等

待?」23姑娘的抱怨，正是此劇的宗旨，與其終身抱怨等待機會，何不起而行?經過十年的

等車煎熬，他們在沉默的人音樂鼓勵下，終於願意踏出第一步往城裏走。 

大爺初堅持進城，爾後想回去，但也深知往回走的路更難，自始至終難以脫離現狀，

如果不是大夥的鼓勵，可能仍在原地。姑娘驚覺青春一去不復返而悲傷不已，無法做任何

決定，但是最後有戴眼鏡的陪伴，有愛的滋潤，她才有勇氣邁出第一步。愣小子是最懂擠

車文化的人，堅持到城裡喝酸奶，也最懂得適時打發時間，以賭博消除等待的緊張，初不

                                                        
22  彭耀春：〈與五四以來的中國話劇傳統大異其趣——論馬森戲劇《腳色》〉，收於龔鵬程編：《閱讀馬

森：馬森作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合文學，2003 年），頁 175。 
23  高行健：《車站》（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1 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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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眾人接受，但經過師傅的一拍掌之後，卻也認同這個圑體，最後甚至幫做母親的扛提包。

戴眼鏡的初堅持進城應考實現理想，但等車的挫折讓他猶豫不決，等待和放棄難以抉擇，

最後愛上姑娘，有她的建議和鼓勵之後，終於可以往城裡邁步了。做母親的為了孩子的教

育舉家遷徏到城裡，獨自留在鄉下工作，只能利用週末日到城裡會家人。因為親情，她是

最堅持等車的人，但在等車的挫敗中，她體會到這一生全為別人而活，沒有任何自主性，

因此羨慕姑娘的青春，因為她的青春早已給家人了。馬主任在鄉下官居高位，到城裡只是

為享特權，沒有清楚的目的性，因此是所有人中最容易放棄等待的人，但一次又一次想離

開卻走不成。甚至大夥想步行到城裡時，他又因繫鞋帶而慢半拍。 

舞台上唯一道具是十字型鐵欄杆，舞台指示此欄杆「也許是一個十字路口，也許

是人生道路上的一個交叉點或是各個人物生命途中的一站。」24顯而易見，幕啟時，舞

台上的角色已面臨去留問題，只是此問題剛開時被故意延宕，然而隨著時間的流逝，

他們才開始正式面對人生的大哉問，而且願意突破當下的困境，做了新的嘗試，而沉

默的人是引領他們做抉擇的重要角色。劇本特別指示沉默的人離開時，「輕微的音樂聲

起，樂聲表現了一種痛苦而執拗的探求。」25這段文字透露任何的改變絕非易事，必須經

過內心掙扎，但「執拗的探求」能引領他邁出步伐朝目的地而行。 

沉默的人的音樂伴隨公車聲共重複九次。第一次，表現一種痛苦而執拗的探索；

第二次，隱約再現，像是風；第三次，輕微而分明，探索的結構愈來愈清晰；第四次，

愈來愈清晰，節奏更為分明；第五次，變奏為輕快的三拍子，帶有嘲諷的意味；第六

次，快板節奏，成為一種歡快的調子；第七次，又隱約響起，這回是激越的；第八次，

又一種宇宙聲，飄逸在眾多車子的轟響之上；第九次，變成宏大然而詼諧的進行曲。

九次的旋律皆象徵眾人面對車子不停的心理反應，隨著音樂旋律的轉換而幾經迭宕。

從痛苦煎熬到情緒激越到宏大詼諧，乃表示眾人的選擇已逐漸明朗。音樂的流淌，說

明《車站》的等待主題既重複又有變化。重複的是沒有意義的等待，時間在眾說紛紜

中悄然流過，而他們仍無所作為；差異的是，每一次的重複夾雜些微的變化，眾人在

無形中已受沉默的人的啟發，開始面對現實問題，終於願意放棄等待，攜手徒步到城

裡追求理想。 

林瑞艷說沉默的人是「一個探求奮進的形象，一個生活中的強者形象。他在舞台

上沒多久就離去了，但作者用音樂為之塑造的形象卻貫穿了全劇，起到了推進劇情發

展和深化主題的作用。」26戲劇的音樂，常作為烘托或渲染氣氛之用，但高行健將沉默

                                                        
24  同註 23，頁 10。 
25  同註 23，頁 42。 
26  林瑞艷：〈行走著的等待——簡析高健《車站》〉，《藝苑》第 11 期（2008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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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音樂提昇到主要角色，雖然他早已離開舞台，但伴隨的音樂象徵他還在場，隨

時觀望眾人的心態，也隨時提醒他們應面對的問題。高行健以音樂代替缺席的人，正

如果陀對流浪漢，父親對兄弟的影響，沉默的人對在場等車的人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力。他是「靠協和的組合和不協和的對比，作為一個獨立角色，同劇中人和觀眾進行

對話。」27每當眾人猶豫不決或想打退堂鼓時，音樂則發揮作用，鼓勵勇於跨出現有的

困境。 

有學者提出《車站》是對人類因循守舊惰性心理的嚴厲批判，28也有人認為此劇

是暗示行動可以改變命運，29有人認為是揭露不正之風，也有人認為是對舉棋不定、盲

從的民族性的批判，甚至有人認為這是「作者看破紅塵、懷疑一切思想的傾向」。30也

有人認為《車站》通過“等車”這一生活場景，表現了“文革”結束後人們的迷茫和困頓

狀態，也批評了那種渾渾噩噩、消極順從的人生觀，提醒人們不要消極等待，而應積

極進取。31也有人說劇中人物因為毫無變化，也意識不到時間的流逝。《車站》具有明確

的歷史指向性，十年浩劫，百廢待舉。32 

以上評論是針對中國社會的狀況而發微，高行健本人也認為此劇取材自現實生

活，而非抽象的觀念闡述，以駁斥別人認為他的劇本受《等待果陀》的影響。33高行健

說貝克特是「把觀念作為他的戲劇材料，我則把經驗作為我的戲劇材料。」34高行健並

不否認其作品的哲思，但此哲思乃是基於現實生活經驗的發揮。他補充說明：「我劇中

的人物是要走而又由於外在的和內心的種種牽制走不了，不是他們不有所動作，是他

們屢屢要走卻又走不了。這就是貫串《車站》全劇的非常鮮明而單純的動作。可是，

在貝克特的劇中，人們只是坐等，無意要走。他們從頭說到尾，沉溺在語言的遊戲之

中。當貝克特把戲劇的最根本的規律都否定了的時候，我只不過重新去肯定戲劇這個

古老的根據——動作。」35 

                                                        
27  同前註，頁 18。 
28  梁淵：〈從《車站》看西方荒誕派戲劇在中國〉，《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8 期（2011 年），

頁 105。 
29  羅長青：〈城鄉差別：高行健《車站》被忽視的主題〉，《蘭州學刊》總第 205 期（2010 年第 10 期），

頁 158。 
30  宋寶珍：〈探索、跋踄的步履——有關高健《車站》《野人》的爭議〉，《名作欣賞》第 18 期（2011

年），頁 5。  
31  徐偉：〈相似的等待，不同的結果——《等待弋多》與《車站》等待主題之比較〉，《淮海工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0 年 10 月），頁 52。 
32  尹雨：〈漫談復調戲劇〉，《藝海》第 4 期（2008 年），頁 18。 
33  趙毅衡：《建立一種現代禪劇——高行健與中國實驗戲劇》（臺北：爾雅出版社，1999 年），頁 19。 
34  同註 33，頁 20。 
35  同註 33，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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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學者徐偉也以專文比較兩劇的不同，他認為《等待果陀》的等待已成為一種

習慣，一種不可抗拒、無可選擇的使命，等待果陀成為荒謬的生命消磨的過程。貝克

特的人物無法從困境中自拔，只好將希望寄托於外界力量拯救他們。作品強調他們在

等待過程中種種行為的無意義、無目的、無休止的循環，表達“希望中的無望”，也表

現西方人遭受兩次世界大戰之後，對自己現實處境的關注和焦慮，揭示他們生存的困

惑與絕望。而《車站》角色等待的公共汽車象徵各種希望的媒介物，等車就是等待機

遇、期待和希望。他認為《車站》並沒有把人物封閉在一個圈裡，而是先開了一個小

口讓沉默的人先走，之後又開了一個大口；通過沉默的人的啟示，讓人們清醒地意識

到行走的重要性；最終，人們相互照看著一起步行進城。這是一個典型的走向光明的

結尾，具有現實主義特點。《車站》通過等車人空等十年的事件提醒人們”文革” 已經

過去，應該忘記創傷，像沉默的人一樣行動起來，追求自己的夢想。因此，《車站》不

是對《等待果陀》主題的簡單模仿，從本質上說是對《等待果陀》思想的超越。36 

從高行健和其他學者的論點，《車站》的確更貼近現實生活，也有積極的結尾。

但從等待者角度思考，則可以發展不同的觀點。《等待果陀》並非純然的觀念戲劇，除

了闡述哲理之外，貝克特取材乃自現實人生。哈沁（William Hutchings）認為貝克特以

簡單的四人組，靈活詮釋人際關係：例如迪迪和果果的平行關係（夫妻、朋友、手足），

及潑佐和幸運的垂直關係（主僕、上司下屬、父母子女、師生）。37貝克特甚至說，兩

個流浪漢其實表現的是他和後來成為他妻子的伴侶 Suzanne Deshevaux-Dumesnil 的關

係。38這正是貝克特技巧高明之處，取材自現實，卻將之轉化成抽象哲理觀念，成了極

富哲思的戲劇。 

無論是平行或垂直關係，貝克特皆充分表達人的特色。人一旦出生，即和世界產

生聯結，和身邊的人形成共生關係。但此緊密關係不能保證可以同時獲得救贖，在等

待果陀的前提下，他們才有共生的關係，但也在等待果陀的制約下，他們彼此競爭，

期望自己是被救贖的那位。當果果祈求上帝憐憫時，迪迪焦慮地問：「那我呢?」果果

沒有回應，反而更急切地向上帝請求：「憐憫我! 憐憫我!發發慈悲!憐憫我!」39果果渴

望獲得解脫，卻將迪迪排除在外。兩人雖相互依賴，但到生死之交，仍只求自保。此

乃說明人的孤獨性，在面對人生終極問題，在等待死亡的過程，每個人只能獨自承擔

                                                        
36  同註 31，頁 53-54。 
37  Hutchings, William. Samuel Beckett’s Waiting for Godot: A Reference Guide.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2005), p.30.  
38  Knowlson, James. Damned to Fame: The Life of Samuel Becket.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1996), p.136.  
39   同註 14，《等待果陀．終局》，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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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使命。迪迪和果果的等待是最迫切也最現實，因為他們的等待攸關生死。他們

等待的內容無足輕重，但等待的動作則非同小可，若放棄等待則可能面臨立即的懲

罰——死亡。 

《車站》人物的等待，也有現實考量，每一人皆有進城的目的，而且跟他們的未

來有密切關係，每人都渴望獲得更好的生活。如果等不到車，並沒有迪迪和果果可能

受罰的困擾，但是除了馬主任，他們如果進不了城，生命則有明顯的缺損。大爺下了

一輩子棋，自認棋藝專精，進城和棋王比賽，是他努力專研棋藝的成果，如果進不了

城，他一生的努力形同白費。其他人若進不了城，姑娘無法像城裡人理直氣壯地穿花

衣服，更無法覓得如意郎君；師傅徒留精巧的傳統手藝而無處發揮；戴眼鏡的則將失

去進修的機會，而已年過三十的他，必然影響其前途；楞小子也享受不到食物的美味。

他們的等待非關生死，卻攸關他們的生活品質。迥異於前兩齣劇作，這些人深受不在

場的人影響，最後拋開窠臼和心理的樊籬，為自己找到出口。 

五、三齣劇作結構之比較 

佛洛依德在《超越快樂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提到個人遭受難以承

擔的經驗後，會成為無法磨滅的記憶，日後常以強迫的方式重複相同行為。例如母親不在

身邊時，小孩把不愉快的事情投射到丟球遊戲，為自己找到發洩的方式。小孩丟出去的球

表示母親離開，收回的球則是母親回來。投擲和回收的動作顯示「我不需要你，我要讓你

走開」，將被動的失落轉為主動的控制。佛洛伊德認為「即使在快樂原則支配下，也有足

夠的辦法使令人不快的東西成為記憶和心理偏見的對像。」40如果把「痛苦」以記憶的方

式表現，而不是作為一種新的經驗來經歷，則會自動減輕痛苦41。 

德勒茲在《差異與重複》（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對於人類的重複行為則有更週

詳的理論分析。他認為在主體的重複行為中，若要見其意義，則必須放在一個更龐大的客

體來比較。這個客體顯示了時間的痕跡，也在時間中看到差異，而此差異卻是主體日復一

日的重複行為所造成的。在主體重複行為中，每一個重複的動作，已顯露其差異內涵，而

且都是指向一個巨大客體的差異性特質。例如最堅硬的大石頭，歷經水流重複沖刷，在數

百萬年的地質層上，變成了鬆軟的流體。又以節日為例，說明重複往往重複其「不可重複」

性。因為每一個重複的節日，不是第二和第三的重複，而是第一次到「n」次的重複力量，

                                                        
40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楊韶剛等譯：《超越快樂原則》（臺北：知書房，2000 年），頁 46。 
41  同前註，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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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力量顯示重複既自我強化（interiorizes）也顛倒自身（reverses itself）。42自我強化則加

強重複行為，顛到自身則是在重複中顯示差異。因此，百萬年前的堅硬石頭和現今的鬆軟

土質，既是同一本質也非相同形式；每一重複的節日既一樣也非相同。 

康諾（Steven Conner）發揮德勒茲的觀點，認為藝術依賴各式各樣的重複，但永遠不

會只是重複。尤其現代藝術乃強化這個純粹的差異原則，然後指向放棄表現的路徑，而且

將我們從被標準化的例行和消耗的社會重複模式中解放出來。43例如普普畫家沃霍（Andy 

Warhol）聞名的《瑪麗蓮夢露》（Marilyn Monroe）和《可口可樂瓶》（Coca Cola）就是重

複相同的影像，但在整體的畫面上，卻明顯見其不同。這種重複，事實上乃為了創造新穎，

因為當大量的影像並排時，它就呈現另一種新的畫面，而非原來的影像，此現象和德勒茲

談被侵蝕的百萬年石頭如出一轍。可見所有的重複行為，放在大原則和大背景來比較，皆

能顯現其差異。 

對德勒茲而言，「差異與重複並不彼此對立，而是本質的兩種權力（puissance），無

法分離又彼此相連」44，因為差異以偽裝（disguise）和象徵秩序（the order of the symbol）

的方式棲息於重複中。45羅貫祥說德勒茲理解的重複「不是因循、照舊、原地踏步、一個

相同程式的不斷再造再生產。重複卻是反規律的越軌行徑，是自由與創造，是對記憶與習

慣的詛咒。重複令遺忘和無意識變成正面的力量。因此，重複不是關於過去而是關於未來

的思想。」46從佛洛伊德和德勒茲的觀點，我們看到重複動作並非消極態度也非一成不變

行為。反之，重複有其積極意義，重複行為既能減輕個人面對漫長痛苦的磨難，也能在重

複行為中看到新穎。 

某些學者認為貝克特作品，呈現其悲觀的人生色彩，因為無論如何走，總是回到原

點。47康諾卻從佛洛伊德和德勒茲的理論，看到貝克特的重複哲學隱含的意義。康諾引用

德勒茲的話：「習慣是時間的原始綜合體（the original synthesis of time），它為正在消失的

當下建構生命，回憶是在時間內的主要綜合體（the fundamental synthesis in time），它讓這

個當下消失。」48說明德勒茲視重複的綜合體是回憶造成的，在回憶中總體事件的過去和

現在已合而為一。重複行為乃將過去和現在的時間混合，既是建構也是消彌當下的生命，

因此沒有真正的終結點，每一個結束都是新的開始。 

                                                        
42  Deleuze, Gill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  
43  Connor, Steven. Samuel Beckett: Repetition, Theory and Text.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p.8.  
44  引言自雷諾．博格（Ronald Bogue），李育霖譯：《德勒茲論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

頁 92-93。 
45  同註 41，頁 17。 
46  羅貫祥：《德勒茲》（臺北：東大圖書館，1997 年），頁 169。 
47  同註 9，頁 84。 
48  同註 42，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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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克特作品似乎更重視開始，甚至是過程，因為沒有真正的結束，每一個結束，就

是新的開始，是生命的重生。所以等待果陀的日行性行為不會結束，因為每一天的失望，

都指向另一天的希望。就如男孩告訴流浪漢：「（果陀）今晚不會來，但是明天一定來。」

流浪漢的存有是在可以開始的地方，這個開始乃指期待見到果陀的那一刻。貝克特作品所

呈現的的重複主題，表現的是我們的人生就是無數次重複行為的總合。如果人生還有點意

義，那是在重複行動中，我們看到雷同中的不同和陳舊中的新穎。我們也在重複的行動中

忍受痛苦，同時也感受隱含的快樂，因為重複而感不耐煩，但也同時獲得安全感；又因為

痛苦以記憶的方式出現，而不是新的感受，痛苦因此減少許多。貝克特的重複主題，實含

變化和新穎的元素，而此元素正是其人物對於重複行為樂此不疲的原因。 

康諾探討貝克特的重複節奏，的確論點精闢，提供許多值得參考的觀點。然而他只看

到貝克特重複旋律的新穎，卻忽視貝克特也暗示其人物逐漸走向終點的悲涼。不同形式的

重複，都包含時間的運轉，一旦和時間牽扯關係，則所有的動作皆指向一個共同的終點——

死亡。貝克特戲劇提供的不是線性的時間，也不是封閉式的圓形時間，而是重複又逐漸縮

小的螺旋狀。迪迪和果果重複等待果陀，但每一重複的時間點上皆有些微的變化。我們從

果果後來吃不到紅蘿蔔，只剩白菜頭；另外，以前他們可以攜手到艾菲爾鐵塔，之後他們

再也不受歡迎。我們從諸如此類的差異，看出時間在兩人身上作工。在時間的流動中，他

們繼續其重複動作，但他們的精力已逐漸敗壞，但在敗壞中，他們仍以新的重複方式繼續

等待果陀。每一次的重複看不出明顯的差異，仔細比較兩幕內容，我們則見他們在重複的

等待中，製造新穎的語言和動作，因為果陀讓他們不斷自我內化也顛倒自身。一點的差異

皆指向今天的重複是不同以往，那是一個新的等待。而無論是多少新穎的等待，他們依著

螺旋狀的圓圈直轉而下，奔向人生的終點。 

和《等待果陀》螺旋式節奏不同的是，《進城》則是循環不已的圓形重複形式。《進

城》的兄弟自始至終沒離開板凳，除了打開包袱、檢查行李、並且張望等動作之外，他們

的重複行為完全表現在語言上，因此語言成了此劇最重要的推展內容。此獨幕劇若以火車

鳴笛聲分段落，前後段落的對話內容幾近一樣，可見馬森刻意讓這對兄弟困在原點而無法

動彈。他們將再次經驗火車進站時的興奮感，但也將再次承受火車離開後的失落感。他們

困在循環中無所適從。他們的存在本來就依托在父權下，離開是叛離行為。無論是掛念父

親或是對未來感到茫然，兄弟倆皆無法勇敢叛離，更無法離開這個圓形結構。他們的命運

早在進火車站之前已被決定，因為父權的力量過於龐大，他們難以掙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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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偉瑜說：「馬森的劇作，除了和其他荒謬劇劇作家一樣，在形式上有荒謬劇場

作品的特色，內容也同其他荒謬劇一樣，著重於生存的荒謬和否定現世。」49這對兄弟

所做的無意義動作，即是呈現生存的荒謬，但不能視為否定現世。他們不敢跨越既有

的限制，即是對現實父權社會的妥協。林偉瑜的另一說法，則點出馬森劇作的特色。

林偉瑜認為馬森的人物常「呈現一種存在的無目的性」50。進城是兄弟想脫離現有生活

的動機，但此動機沒有強烈到足以讓他們勇於行動，因此陷於膠著狀態，呈現的即是

一種無目的性的生命。這種無目的性的個體生命，更彰顯父權社會無遠弗屆的恐怖威

脅。兄弟在龐大的恐怖力量下，只能以重複動作減輕既無法進城又不願回家的焦慮和

不安，徹底發揮佛洛伊德的「超越快樂原則」。第二次的失望比第一次減少些微的痛苦，

第三次的痛苦也不如第二次，因此他們不斷地重複等待而進不了城。隨著時間的流逝，

他們將甘之如飴地等待，因為等待成為他們的習慣。只要習慣性地面對威脅，則累積

的記憶會幫受害者減少焦慮和不安，他們不會承受如第一次火車離開時強烈失望所帶

來的痛苦；反之，重複行為讓他們感到安心。因此重複等待成了他們難無法擺脫的宿

命，因為他們可以靠重複等待來麻痺自己，以抗拒當下面臨的困境。 

德勒茲認為逃亡並不等同旅遊或移動，逃亡可以是完全靜止不動的旅程。逃亡者可

以在某個地點挖掘逃亡的路線，創造新的武器，抗衡在城牆內既有的勢力。51這是積極式

的逃亡思想，在既定的範圍做抗衡，並顛覆傳統勢力。然而流浪漢和這對兄弟都做了消極

的逃亡者，不同的是流浪漢在重複的等待中變化出些微的差異，也在時間的流淌中呈現身

體的衰竭；他們在重複中創造新穎，也在重複中看到逼近的死亡——螺旋式的終點。兄弟

的逃亡則是靜止不動、永劫不復的輪迴，那是沒有出口的生命形式。 

和馬森的角色不同的是，高行健的人物則找到出口；但和前兩齣劇作一樣，《車

站》的角色在等待中，時或發生齟齬時或守望相助，因為在等待的前提下，他們無事

可做，只有等待才是首要之務，其餘則為芝麻蒜小之事。他們「重複一些支離破碎、

自相矛盾的對白，人物對話常是交錯混雜，而非傳統的對話形式，語言的消解暗示了

人們對等待的熟視無睹和麻痹的心理。」52《車站》的重複內容，即是直指人類麻痹的

心理，高行健所批評的即是人類因循苟且的不良習性。 

《等待果陀》和《進城》的不在場角色，皆具有強大的控制力量，把台上的人物圈

在特定的地點而難以脫身。前者具有神性特質，後者代表傳統社會，流浪漢和兄弟面對的

                                                        
49  林偉瑜：〈中國第一位荒謬劇場劇作家——兩度西潮下六○年代至八○年初期的馬森劇作〉，收入龔

鵬程編，《閱讀馬森：馬森作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合文學，2003 年），頁 214。  
50  同前註，頁 212。 
51  引言自羅貫祥，同註 45，頁 128-129。 
52  同註 51，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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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類生存中難以抗衡的巨大勢力。《車站》的角色面對的卻是習性問題，他們陷在自己

多年積習養成的惰性中而不思改變。如果將此劇視為對中國文革十年的停頓之嘲諷，53或

對中國民族性的批判，54都是窄化《車站》隱含的意義。在任何民族和不同時代，皆可見

習慣對人類的影響。當習慣成了難以抹滅的記憶時，人類則更無法改變習慣。誠如佛洛伊

德所言，把「痛苦」以記憶方式表現，則會減輕痛苦。習性甚至會強化重複的行為，以獲

得安全感，因為任何改變都是痛苦的考驗，必須強迫自己重新適應全新的生活方式，其中

即隱含不確定的因素。沉默的人乃經過「痛苦而執拗」的過程，才決定放棄等車，而徒步

到城市。沉默的人既不是上帝，也非社會勢力的代表，他只是個平凡人。不同於其他的角

色的是，他不耽溺於舊有的傳統，反而勇於面對不確定的未來。他在重複中思索差異的可

能性，並在重複中創造差異的結果。 

貝克特生平經歷兩次世界大戰，在短短的二十多年之間看到人類兩次大浩劫。二戰

期間他在法國曾擔任地下組織人員，在同伴被抓之後，和伴侶 Suzanne 逃到法國南部躲

藏。等待戰爭結束的漫長煎熬，激發他寫《等待果陀》。他思索的是人類在非理性的環境

中如何自處，在全然否定的世界裏如何找到可以安然過日子的空隙。流浪漢在重複等待中

不斷尋找些微的差異，即是對非理性世界的柔弱抗議。馬森出身於中國文學系、所，有深

厚的中國文化素養，然而旅歐美數十載，西方民主開放的環境，激發他思索中國文化（尤

指儒家思想）的弊端時，父權社會無孔不入的勢力，成為他批判的對象。《進城》探索的

是在根深蒂固的父權社會下，人類是否有能力掙脫傳統的束縛，在不斷的重複行為中，他

們是否找得到出路。高行健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數年寫《車站》，的確容易被詮釋成對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然而此劇探討的問題，應擴大到人類的習慣弊病上。因為積習已久的

記憶，讓人類裹足不前。高行健樂觀地為人類找到出口，讓那位不耍嘴皮子，永遠保持沉

默的人，以實際行動告訴我們了斷習性，才能找到新穎，結束重複，才能找到差異。 

六、結語 

《等待果陀》、《進城》和《車站》重複一個共同的主題——等待，前者等待不在場的

人物，以求獲得救贖，後兩者等待進城，以改善當前的生活。三齣劇中，唯有《車站》的

人離開等待的地點，其餘的人則繼續沒有結果的等待。然而無論等待的結果有多少差異，

                                                        
53  同註 32，頁 18。 
54  同註 30，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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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齣戲劇的人物都是重複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但也在重複的等待中，製造不同的等待內

容。《等待果陀》的流浪漢在嬉戲中，感受時間既可以汨汨而流，也可以瞬間即逝，在充

滿不確定的等待中，迪迪和果果相伴而行，但也孤獨承受可能的結果，在等待中他們看到

時間在他們身上流下殘酷的痕跡，當他們再度想自殺而無能為力時，猛然發現他們已身衰

力竭，真的走不動了，他們已到了螺旋形狀的尾端。然而在重複不已的等待中，他們製造

些微的差異內容，以表現其堅靭的生命力，這是他們保持尊嚴苟活的力量。 

《進城》和《車站》等待的是看得到但摸不得的實體，無論是火車進站而不坐或汽

車過站不停，都顯示等待的人停滯不前的個性。《進城》的兄弟進不了城，乃因受制於父

權的力量，而此力量過於龐大，以至於他們的等待成了環形的重複，無論火車來多少次，

他們將在原地繞圈圈，難以擺脫現狀，他們在重複的等待中，無法製造差異的實質內容，

我們可以猜測，影響他們進城的父親，最終將會帶回這對兄弟，他們仍將重複父親日以繼

夜的勞動生活。 

《車站》的眾人雖懷抱理想，但個性因循苟且，只能一次又一次無奈地看汽車急駛

而過，直到驚覺有人為他們開了一個出口，才逐漸覺醒可以依循他的路到城裡。他們在重

複等待中，看到差異點，隨著愈來愈多的汽車呼囂而過，內在的趨駛力量愈來愈鮮明時，

他們終於可以邁出步伐攜手進城。三齣劇作皆繞著共同主題發揮，但其等待的結果，則見

其所隱含的文化意義。《等待果陀》表現西方現代社會中非理性的、荒謬的處境，《進城》

透露華人父權社會下難以自主的束縛，而《車站》則明示人類唯有面對內在的弱點，才能

突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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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iting for Godot (1949), Samuel Beckett’s most famous play is based on two acts of 

similar but different plot about awaiting. He is used to create his later plays with the same style 

of repetitive plot. Influenced by Beckett’s work, Ma Sen’s Entering City (1982) and Gao 

Xing-Jian’s Bus Stop (1983) are dealing with the condition of anxiety and perplexity while 

waiting, based on their repetitive actions and dialogues.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mong the 

three plays in term of style, however, there are very different respects of the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both theories of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by Sigmund Freud, and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by Gilles Deleuze, concern with the main topic of repetition. The former 

analyzes the motivation of human’s behavior and the latter researches o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literature, painting, music, film and drama). This essay probes into the 

significance and social issues of repetition in the three plays. In addition, it studies the 

comparison of themes among the three play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Freud and Deleu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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